
内容摘要：以王朝循环中的潜规则推动作为研究主题。潜规则因其高利性，具备强大的规则
动能，促使其在专制王朝中产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潜规则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在整个王
朝中不断扩散。作为规则替代，潜规则必定排挤法律，消解法律实施效果，在消解法律的基础
上吸恶排良，进而绑架整个王朝政权，使其逐渐丧失自我修正能力，最终走向不可逆转的衰
亡。
关键词：潜规则 规则动能 规则分裂 王朝循环

引言：在历史中穿行的潜规则

打开中国历史，不间断的王朝循环呈现在我们面前。秦汉之后的唐宋，元朝之后的明清，一代代
兴起之后又一朝朝衰亡。通观整个专制时代，王朝之间的更替似乎遵循着某种循环周期：“一个国家
或政权在建立的过程中，统治集团及其所控制的上层建筑能较好地保持内部的团结，较好的反映社

会基础，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满足生产力发挥和发展的需要，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国家
因此能够较快的兴盛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之间的利益不能随着生产力的发挥和发展不断地
得到较好的协调，尤其是生产者的利益不能得到较好的满足。”〔1〕社会矛盾随之不断加深，国家渐渐

走向衰亡。每个王朝遵循着这种建立———兴盛———衰亡的逻辑线，王朝之间不断地周期更替。
不断的王朝更迭，描绘出串接式的历史画卷，要求理性剖析出它的内在理路。各种因素在各自机
制中相互交织，以致很难发现王朝更迭的清晰脉络。一般而言，封建王朝几乎都是官逼民反后王朝不
支而陷于崩溃。王朝崩溃，也意味着通过法律建立的社会秩序的失去。而只要法律秩序存在，社会必
定能够按照法律的规则设定而实现循环。也就是说，一个王朝的崩溃必定是法律秩序无法持续的结
果。但问题恰恰在于，法律秩序为什么会被消除？为什么不进行有效的自我约束？
推其因果，隐约中有一种力量，它以某种方式贯通在王朝的更迭之中。它能融解法律，解除法律

基于法律消解的王朝循环

王耀海*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副教授,法学博士。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11JJD820007）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得到中国博士后面上基金资助
项目（项目批准号：2011M500466）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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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使社会运转不能按照法律规则有效展开。它消解王朝政权，使王朝君臣无法自我限制，因而无
法摆脱走向灭亡的宿命。规则只能靠规则才能消除。而要想融解法律秩序，它本身可能是规则形态的
存在，否则无法对法律进行规则替代，更不可能融解法律创生的规则秩序。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
王朝更迭中，或远或近、或明或暗，都有潜规则的灰色身影。潜规则，这个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规则现
象，似乎是王朝的必然伴生物，以致于它总是在历史中穿行。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便会发现在封
建社会早期就有潜规则的存在，延至明清时期，潜规则的表现形式竟然还有了正式的称呼：如逢年过

节送红包，还有利用生日送礼，叫“三节两寿”；官员出差收受的红包，叫“程仪”；请官吏办事送的红
包，叫“使费”；请中央各部批准什么东西，递上去的红包叫“部费”；而以“三节两寿”为首的所有这些
花样，明清时统称为“官场陋规”。〔2〕似乎这些看似普遍流行的所谓规则，实际上在中国王朝循环中起

到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笔者在本文中关注的问题是，在王朝循环中，潜规则起到什么具体作用？它为什么能起到这样的

作用？它与王朝循环是什么关系？我们从中又能得到什么启示？探讨这些问题，必须首先从潜规则本

身开始。

一、潜规则及其规则动能

关于潜规则的含义，人们阐述各异。较为经典的是吴思先生在提出潜规则的时候对其所作的界
定，即“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
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被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
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3〕。吴思把它称为潜规则，并认为：“1.潜规则是人们私下认可的行为约
束；2.这种约束，依据当事各方的造福或损害能力，在社会行为主体的互动中自发生成，可以使互动各
方的冲突减少，交易成本降低；3.所谓约束，就是行为越界必将招致报复，对利害后果的共识，强化了
互动各方对彼此行为的预期的稳定性；4.这种在实际上得到遵从的规矩，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
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不得不以隐蔽的形式存在，当事人对隐

蔽形式本身也有明确的认可；5.通过这种隐蔽，当事人将正式规则的代表屏蔽于局部互动之外，或者
将代表拉入私下交易之中，凭借这种私下的规则替代，获取正式规则所不能提供的利益。”〔4〕

围绕吴思先生提出的“潜规则”，目前国内学术界的相关阐述主要有以下几种：（1）潜规则属于规
则中的非正式规则，它是隐藏的、私下的、秘密的，但又是得到某一共同体内成员们广泛认可的，它比
正式的规章制度更有效，更能规范社会生活。（2）潜规则与显规则其在执行目标上都是相同的，可与
显规则进行互相转化，此种观点倾向于乐观主义的观点，可以通过对潜规则进行有效指引，使其一步

一步向正式规则转化。（3）潜规则就是一种权力意志规则。握有权力的人可以凭借手中握有权力的强
制性，对他人施加一定的利益意志，并使其服从自己的利益要求，即使这种利益是不合法的。（4）潜规
则就是一种暗中运行的规则，它没有明文规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代表着某些共同体成员的意志和

利益，为这些共同体的成员所一致遵循，有碍于公平正义的实现。（5）潜规则属于制度体系中与正式
制度相悖的非正式制度范畴，潜规则的本质是私欲的扩张和对法律外权利的追求，在社会中它是通

过非法或非合法交易来实现的。（6）潜规则是为特定领域内的特定成员受环境影响所长期形成并默
认的一种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它依赖于特定的组织环境、文化环境等，并且具有隐秘性、默契性、不

〔2〕文磬：潜规则的历代表现与实质及如何认识与防范，载联合早报网http://www.zaobao.com/special/forum/pages1/forum_lx050707a.
html，2012年4月6日。

〔3〕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4〕同上书，第193—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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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明说、没有条文规定等特征。
以上梳理，凸显几个关键词：显规则、潜在、背后、规则、法律。联结这些关键词，笔者认为，潜规则

是潜伏于显规则之后对社会关系起实际支配作用的负面规则。从其狭义上讲，潜规则是相对于法律
而言的一种负面规则。为了缩小研究对象以保持相对的研究清晰度，必须强调两点：一，潜规则不同
于来自社会关系需要的规则胚胎，即通常所称的“活法”；二，本文所言的潜规则，是与法律规则相对
应的规则形式。潜规则是相关主体在具体行为关系中形成的，因此它在所有的社会关系范围内都能
够存在。
任何规则要获取其规则形态，必须具有稳定的基本特征。潜规则也具有它自己的稳定特性。首

先，高利性。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5〕利益作为人们活动的

基本目标，也把人们联结起来，“把人和社会联结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
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的保护”〔6〕。因此，自利成为人的生存本能。基于利益动机，人们对各种规则
进行比较，选择能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规则来遵从。相对于法律而言，潜规则的行使则能够给规则运
用当事人带来更多利益。因此，正是在这种利益和成本的比较之中，趋利本能的人们对潜规则进行了
规则选择。其次，吸入性。因为它的高利性，所以它能对人们的后续选择产生强大的吸入效应。仔细
研究会发现，潜规则的运用对后续运用者会形成一个规则涡旋，它通过其高利示范把后续进入者紧

紧吸入。而正是其吸入性，恰恰成就了它的另外一个特性———自我扩散性。与需要国家强制力作为实
施推动的法律规则不同，潜规则是自我推动。因为高利化吸入，它在人群中的扩散呈现出一种无需外
力推动就能自我扩散的特征。当然，这种自我扩散性，实质上还是来源于它能够给参与者带来高利。
具备这三个特性的潜规则，由此形成了其他规则所不具备的规则动能。这种规则动能表现为强

大的吸入与排斥，即在其适域内，不断排斥其他规则运用，而吸入越来越多的人，支配越来越多的社

会资源，从而表现出一种自我加强的规则侵略。这种规则动能，使围绕潜规则，形成了个别人无法改
变的客观规定，由此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规则动能和与之相应的规则扩散。因其规则动能，使其成为诸
多社会调整规则中的最高效规则。
因此，可以说潜规则相较于其他规则的规则动能，是它能不断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原因。这种内因
需要外因加以催化。正如任何规则都有其存在条件一样，潜规则也有其存在的规则空间。它的存在条
件主要有：其一，显规则存在；其二，运用潜规则比运用显规则获利更大；其三，政治经济结构中无法

形成对潜规则的有效打击。具备这三个基本条件之后，潜规则的存在就有了稳固的社会基础，也会相
应形成自己基本的规则空间。
具备稳定存续空间的潜规则，能够不断发挥它内生的规则动能，从而展现出对法律等规则的争

夺潜能。所不同的是，其他社会规则是要求人们更加注重履行义务以保证社会稳定续存的正面规则，
而潜规则则是要求偏私获利的负面行为模式。而恰恰是这两种规则的内在差别，造成王朝循环中它
们各异的命运。

二、王朝确立：法律外潜规则的适域形成

以上对潜规则内涵的界定和规则动能的分析，在王朝循环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对王朝循环
而言，潜规则一直伴随，并发挥着顶替法律的规则功能，可以说是封建王朝的伴生物。
作为对王朝循环的研究，应该界定王朝本身的范围。因为各种偶然性汇聚，不同王朝各有特色，

呈现出形态上的纷繁复杂，如秦汉、元明清诸朝的各不相同。为了研究的相对清晰，必须剔除不必要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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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附设，把王朝设定为一个典型王朝。典型王朝的基本特征，在封闭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实行
集权专制，由多层相互配合的政治官僚以君权为中心进行统治匹配，有从建立、巩固到兴盛，再到衰
退和灭亡的整个过程。对王朝来说，“不论它是哪一种形式，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都在少数有影响力
的人们手中，大多数人不论是否情愿，都要服从这种管理”。〔7〕在这个统治结构中，“秦汉以后的皇帝就
像封建制度下的周天子，是维系整个政治、社会和文化秩序的枢纽”。〔8〕对皇帝来说，天下是自己的，即

孔子所说的“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这样的体制，实质上是“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
父，此人道之极也”。〔9〕而为了实行有效统治，“国君作为委托人，委托官僚管理其财产。官僚作为君主
的代理人行使行政、军事、司法等权力，也就拥有了合法性。所以，官僚的管理职能只需向君主负责，
不需要向民众负责，成为战国以来不可动摇的法则”。〔10〕在这样的政治所有制的基础上，专制是其必

然的政治选择。在王朝存续的整个阶段，自然经济意味着松散，专制体制则呈现出对外力监督的内在
排斥，必然出现基于专制的逆向淘汰。从这个意义上，封建专制体制是潜规则的最佳寄生体。由此，封
建王朝也构成潜规则的最佳存域。在典型王朝的语境下，潜规则不断展现自己的规则动能，推动封建
王朝不断积累负面因素，最终从兴盛走向灭亡。
在确立典型王朝的同时，必须选定潜规则的基本视域。可以说，潜规则覆盖领域非常广泛，选定
视角对探讨王朝循环中的潜规则推动至关重要。根据影响最大原则，王朝首先是一个政治统治体，因
此本文选择政治领域作为研究视域。
在王朝建立初期，政权面临政权竞争者和社会各种不稳定因素的打击，保存政权成为最重要的

任务。因为政权生存是第一要务，所以当时唯才是举，社会各个领域中也基本上能够按照法律和其他
公正规则行为。这个时候，法律规则成为统治者和普通民众社会行为的首选规则。通过法律的不断强
化，社会秩序化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作为法律的对立物，潜规则的生发动力并不强，因此潜规则还
远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则，而只能是一个萌芽。虽然潜规则行为总是存在，但作为一种引起社会普遍反
应的规则形态，潜规则有其萌芽、发展和扩散的过程。
尽管如此，因为它的高利性，再加上封建王朝中无法形成及时有效的规则反制力，所以潜规则的

规则空间自始存在。而且政权毕竟已经建立，通过政权力量获取高利，成为部分人的最优需求。因此，
潜规则还是会慢慢萌芽。虽然尚未占据一定的规则地位，它的潜能却会不断展现出来。它首先在政治
领域的初始腐败中表现出来。因为对物质资源的超额欲望，政权中的部分意志薄弱者，必定利用其专
制权力支配相关资源分配，从而出现公权私用的政治腐败。在这种偶然发生的政治腐败范围内，相关
主体经过多次利益衡量的行为博弈，逐渐形成彼此相互遵守的潜规则模态。
在潜规则的萌芽状态，其手段还比较原始，内容比较粗简，交易份额也不可能过大，甚至相关主

体的个人意志还会受到当时政权巩固的不断波及而发生波动。而且由于当时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
短期内还不可能恢复，要想保持住政权必须把恢复经济增长作为核心任务，因此，已经逐渐萌芽的潜

规则还不可能被相关人群广泛接受。
但因为它的高利性，通过潜规则获利的行为会对它的同类人群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吸入他们

进行同样操作。潜规则的这个吸入性，使越来越多的人基于同态模仿而获取高利。特别是在政权已经
得到巩固之后，这种吸入效应会被激发出来。因为政权竞争者被消灭，国内社会也趋于稳定，经济不
断增长，国家进入一个稳态发展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政权创建者们的注意力会逐渐从建立和巩固
政权，转移到获取政权带来的利益。这种必然的注意力转移，在专制体制下必然产生越来越大的行为
示范。潜规则从萌芽到形成，具备了现实可能。

〔7〕［意］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贾鹤鹏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97页。
〔8〕邢义田：《天下一家：皇帝、官僚与社会》，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6页。
〔9〕《汉书·高帝纪下》。
〔10〕刘伟：《中国专制王朝衰亡的经济学分析》，复旦大学2003年博士论文，第18—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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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王朝政权不可能由皇帝一人包揽，反而要经由各层官僚共同配合才能完成行政循环。所以，
皇帝不可能对其下各级官员进行及时的有效监控，因而也在客观上出现了权力无法有效触及的“空
白地带”。这样，基于权力分配的上下位差，也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潜规则空间，即潜规则的具体适域
得以形成。由于各层官僚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利益算计者，利用这个巨大的潜规则空间进行
高额获利，不仅可能而且必然。这样，经由各层官僚的具体行动，潜规则越来越被激活，因而逐渐从萌
芽走向不可逆转的成型。
潜规则成型后，对法律规则的运转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在政权巩固期，为了获得一个安定的稳态
社会，人们遵守法律，使其行为呈现出更多的合法性。而在潜规则成型后的法律之外，就形成了另外
一个隐蔽但实际具有支配力的规则中心。如同一个政权有两个最高决策者必然会发生内在对立一
样，调整人们行为的规则出现两个规则中心，也必然发生规则分裂。而且这种分裂一旦形成，就不可
逆转。它的不可逆转来自潜规则高利性对相关主体产生的吸入。
实际上，潜规则与法律的规则分裂，就是私利对抗公利，即私益侵夺公益的规则表达。在专制体

制下，代表公益的法律要靠更愿意接受潜规则的各级官僚去执行。这种看似悖论的必然，其结果是，
经由官僚这个介质，具备强大规则动能的潜规则对法律规则实现越来越大的削弱。因为执行法律的
官僚队伍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忠实执行法律，以调整社会负面行为而获得良好的社会稳态存续，法律

实施力必定不断下降，从而使王朝中的法律治理呈现出自我削弱的发展态势。这种前提下，法律规则
被逐渐融解已经不可避免。而法律被融解的结果，就是社会中正义行为越来越严重被邪恶行为挤压，
形成强烈的规则碰撞。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追问，这种必然的规则碰撞在王朝的存续中，会产生什么样
的影响呢？

三、王朝鼎盛：潜规则对法律的不断消解

经过不断的调整和发展，王朝进入鼎盛阶段。其基本表现，就是经济迅速发展后进入空前的繁
荣。与经济繁荣相同步，潜规则的规则空间越来越大。首先，经济繁荣为潜规则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
支撑。因为潜规则以牟取高利作为基本目标，如果没有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物资的充沛，潜规则发生的
空间也不可能多大。而王朝巩固后，经过多年调整催生的经济繁荣，为潜规则提供了不断扩展的物质
支撑。相应地，只要社会的偏私需要存在，潜规则的规则空间就会越来越大。因为潜规则的规则空间
的扩大，高利吸入带来的自我扩散会使越来越多的人借助潜规则谋取私利。
在提供物质支撑之外，经济繁荣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分利动力。“建立政权就是为了分利”的思想

必然在官僚中泛滥。所谓的升官发财，不仅是民间的偶然调侃，更是封建王朝官场上的必然逻辑。在
通过法律无法获得高额利益的前提下，经由潜规则获取高利，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因此，这种基于
物质充沛的分利动力越来越强之后，潜规则的空间也必然越来越大。
在提供物质支撑之外，经济繁荣还提供潜规则行为的社会容忍空间。因为经济繁荣，水涨船高后

的波及分配，使民众因为自己获得相对较多利益而安于现状，不可能及时站起来对并不直接危及自

己利益的潜规则行为进行各种力所不及的反抗。其结果，社会稳态就在客观上为潜规则行为的继受
提供了社会的容忍空间。这个社会容忍力量一旦形成，通过潜规则获利的人群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
开展各种潜规则行为。
此外，经济繁荣是贪官的资生场域。经济繁荣容易滋生贪官，其基本逻辑表现在两个方面：面对

物质充足的贪腐与不配合的逆向淘汰。前一种很容易理解，此不赘述。另一方面，在社会还不繁荣的
时候，政权建设需要有才能又清廉的官员进行相应的艰苦努力。而在经济繁荣之后，清官的存在好像
并不会起到多么具体的直接作用，清官的存在必要性不断降低。在专制的逆向淘汰前提下，不符合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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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行为模式的清官就必然被剔除出核心官僚圈，得到提拔的往往是那些通晓潜规则而且符合上意

的低能官僚。因此，对清官来说，要么与时俱进地实现“晏氏转型”，〔11〕要么被逆向剔除。显然，清官的
剔除，对潜规则获利来说更是清除了障碍，本身就意味着潜规则空间的不断扩大。
因此，经济繁荣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潜规则空间。与之相应，潜规则的规则动能也得到越来越充分

的发挥，政治腐败也越来越严重。其具体逻辑是：在发现现行体制内潜规则获利是一个必然之后，内
在依赖地方官僚完成行政循环的中央政府，在面对越来越严重的潜规则腐败的时候，为了避免付出

政权不稳的过大成本，只能选择背景较为弱势的官员进行典型的惩罚示范。这样，随着经济的不断繁
荣，潜规则获利越来越成为一个高利低罚的行为。在这样的高收益低成本的刺激下，越来越多的人会
选择进入潜规则场域进行潜规则获利。
这样的结果是，潜规则对法律的规则溶解越来越厉害，以至于法律越来越变成规则傀儡，实际上

起作用的则是各种内容的潜规则。吴思“重复四遍描述了同一种现象：随着年头的增加，某些行为边
界总要朝有利于官吏的方向移动。如果更细致地划分，行为边界的移动还有名义移动与实际移动之
别”。〔12〕在法律规则之外，通过潜规则的实际获利已经使法律在越来越大的领域内名存实亡。这时候，
潜规则的形成早已不仅仅是政治腐败领域的潜规则，反而要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各领域不断辐射，形

成潜规则的强大空间。潜规则的强大空间形成之后，必然越来越严重地排挤法律的规则空间。这时，
社会会出现两种规则并行的奇特现象。民众按照法律行为，而官僚则依据潜规则进行各种活动。民众
因为社会仍然处于稳态而遵守法律，进行符合法律要求的规则行为。而潜规则的遵守者则选择通过
表面符合法律形式的违法行为，获取越来越大的潜规则利益。由此，就彻底形成了法律和潜规则的规
则分裂。
可以说，法律与潜规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争夺关系。两者之间的张力，已经非常明显。因为经济
繁荣带来的潜规则规则空间日趋加大，这种规则分裂的现象已经不可逆转。作为这种规则分裂的直
接表现，王朝的法律实施力日趋降低。民众会发现，法律实施越来越难，法律的执行效率越来越低。由
此，通过法律实现的公力救济越来越不容易。
一旦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潜规则的规则受益者，他们就会形成一种基于潜规则的获利惯性，在内

在欲望和同类竞争者始终存在的推动下，他们必然要求扩大潜规则获利的规模和可能。这种不可逆
转的潜规则行动力，将迫使经济循环断裂。

四、王朝灭亡：法律消解后潜规则的全社会弥散

经济繁荣掩盖了潜在危机，但它不会因为暂时被掩盖而消除，反而会因为生成基础已经具备而

吸取各种可能条件地不断被激发出来。在法律被消解之后，潜规则成为实际上的第一规则，实际主导
从政治到经济的社会行为。如此，潜规则就会持续成为人们行为的首选，从而呈现出自我加强的态
势。可以说，当潜规则的实际影响胜过法律规则的时候，它必然因为各个领域内规则阀门的洞开而向
全社会弥散，进而由此作为导引，把王朝推向不可逆转的灭亡。
对王朝而言，经济繁荣带来的统治鼎盛，暗含着莫大的危机，因为它的繁荣基础正在失去，即法

律秩序不断丧失。这种失去，主要经由潜规则的不断扩散而产生。上文已述及，潜规则获利是政治腐

〔11〕吴思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举出晏子治理东阿的前后转变来说明清官向贪官的转变机制，认为“分析
这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个要点。第一，晏子初期不媚上不欺下，实行了一套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第二，晏子后期欺
下媚上，实行了一套竭泽而渔的政策，这是只做不说的潜规则；第三，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

转变。这三个要点构成了一个堪称经典的制度变迁模型。……这类制度变迁……叫做晏氏转型”。参见前引〔3〕，吴思书，第
158页。

〔12〕前引〔3〕，吴思书，第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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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发生的基本目标。特别是在经济繁荣的阶段，潜规则的规则动能加速展现后，必然引起对潜规则的
群起效仿，使潜规则获利成为群体行为。
成为群体行为之后，必然出现潜规则获利群体对民众的过度抽取。在此有必要追述一下潜规则

获利对经济的破坏。一般而言，潜规则获利是对经济的不合理分配。它在萌芽和发展阶段，会带来对
经济资源的抽取加重。这个时候，虽然还不足以破坏整个经济的运行，但已经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经
济生产的不顺畅。而随着潜规则的加速扩散，获利者必定直接或者间接藉以对经济生产过度抽取，进
而导致经济生产链的断裂。这个时候，社会危机就会从隐态变为显态。
其危机首先通过法律的实质被溶解表达出来。在被过度抽取之后，失去生存能力的民众会首先

通过合法渠道进行救济。但在潜规则加速展现的时代，合理又合法的公力救济要求必然不可能得到
真正支持。其结果，民众被排斥在公力救济之外。民众越来越认识到，“有钱能使鬼推磨”，而衙门是
“有理无钱莫进来”。由此表达出来的法律被融解，已经几近实质上的溃散。在社会情绪上，民众基本
上不再相信法律能给他们做主，更不愿意拿起法律武器维护他们应得的利益。他们所能做的，要么被
剥夺殆尽，要么进行私力救济，通过各种暴力形式如抗法或杀富济贫进行自我保障。
这时，社会就会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危机。如果王朝当政者能够及时有效地捕捉来自民间的危

机信号，及时对潜规则获利进行修正，王朝政权仍然不会陷入灭亡轨道。而且事实上，任何统治者都
不会坐视民众不稳。因为，“如果没有人数众多的阶级的支持，迫使人们尊重和执行他的命令，处于一
国之首的人肯定无法统治”。〔13〕在潜规则萌芽之际，当政者就会启用政权的修正机制。任何国家结构
内，对官僚的修正机制必不可少。“秦汉时期建立了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为代表的军事、行政、监察
三权分立的中央政府机制，标志着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确立。”在御史制度确立下，皇帝同时进行亲自
监督和置构监督，“秦汉时建立的御史制度，奠定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监察机关的基础”。〔14〕

秦汉时代确立的监察机制，在其后王朝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形成了越来越严密和有效的监

察机制。监察机制的确立，表明每个王朝对潜规则等负面现象都有修正机制。王朝启动修正机制，会
对潜规则获利者进行打击。这种打击确实在最初能够起到一定的矫正作用。
但令人不能满意的是，在专制体制下，修正机制的执行者也是有利益计算的经济人。对他们而
言，与履行职责的常态工资和严格行为带来的得罪人相比较，接受被修正者贿赂进而选择性忽视其

负面行为显然更加有利。其结果，就发生修正机制的同态染化。被染化的修正机制执行者，必然钝化
其修正力量，甚至与潜规则获利者同利互补，进行更进一步的后续获利。
因此，王朝的修正机制在起到一定作用后，必然陷入修正力的钝化之中，无法继续对腐败官员进

行真正有利的监督。而且，“生长于后宫的后继君主不可能具有前代君主那样的威望，更无法具备开
国君主那样洞察世事的能力”，〔15〕因此无法及时发现监督中的问题并进行有效矫正。其结果，潜规则
获利在被暂时打击之后反而会更加激发起来。所以，上述来自社会的危机，不仅不可能被真正重视，
反而会因为腐败官员形成的攻守联盟而被掩盖起来，以致最高当政者无法有效测知社会的真实问

题。这样，被掩盖起来的社会危机，就会不断因为潜规则剥夺而积聚，最终会以激烈态的形式表达出
来。
在危机激烈化之后，王朝政权在生存危机的威逼之下，往往在一般修正机制之外采取政治变革，

如王安石变法，这种集中修正的形式。变法领袖往往是较为正派和清廉的，对政权良化也有足够的意
愿。但不以个人意愿为转移的是：经由长期潜规则获利已经形成的集团大势。逆势必败，任何个人都
无法对抗本集团内多数人的一致行为。这中间蕴含着一个基于多数决定力的大数法则。大数法则实
际上就是多数人行为的基本规律。“关于多数人行为，其实就是指统计数据中通过概率所呈现出来的

〔13〕前引〔7〕，莫斯卡书，第98页。
〔14〕张创新：《中国政治制度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7—239页。
〔15〕前引〔10〕，刘伟文，第56页。

基于法律消解的王朝循环

41· ·



东方法学 2012年第 6期

〔16〕周安平：《大数法则：社会问题的法理透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17〕前引〔3〕，吴思书，第150页。
〔18〕程虹：《制度变迁的周期———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变革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19〕关于“崇祯死弯”，吴思这样描述：“这个死弯在我们两千多年帝国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要过无数人的性命，现在又来要崇祯的
命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个U形山谷，从侧面看，崇祯率领着官府的大队人马一路压将下去，挤压出更多的钱粮和兵员，镇压各
地的叛乱，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越往后就越费劲，最后他撞到了谷底。这时候，他的努力便造成了完全相反的后果。沉
重的赋税压垮了更多的农民，逼出了更多的土匪和造反者，叛乱的规模和强度反而开始上升了。总而言之，征税的压力越大，
反叛的规模越大，帝国新增的暴力抵不过新生的反叛暴力。全国形势到了这种地步，崇祯便走投无路了。在我看来，崇祯和明
朝就是被这个U形弯勒死的，故称其为崇祯死弯。”具体参见前引〔3〕，吴思书，第170页。

大量的人的稳定重复的行为。一个人的行为越是与多数人行为相似或接近，那么其行为就越会受到
人们的肯定，至少不会受到人们的贬低。”〔16〕应用大数法则，我们会发现，任何与社会多数对抗的个

人，最终都会失败。在具体的统治集团内，大多数人的选择具有决定性。任何王朝后期的变法都必然
最终失败。因为在王朝下降期进行的变法，必然因为没有持续可靠的支持集团，而陷入内外交困，最
终的失败不可避免。
具体而言，变法实际上就是在政治结构中恢复公益主导的企图和努力。它力图恢复法律的第一

规则地位，反抗潜规则的规则动能，压缩潜规则的规则空间，进而恢复法律对全社会的规则覆盖。但
变法者违反集团行为趋势，必定引起“个人对抗集团”的对抗不平衡，在这个对抗不平衡的结构中，谁
胜谁败一目了然。如果变法者是不染俗尘的超凡圣人，潜规则获利者就会直接消灭或者罢免；如果变
法者是有缺点的廉洁者，他们会把其缺点扩大化到足以毁掉此人。最后的结果，要么失败，要么投降。
不论哪种结果发生，对王朝的集中修正都是最终的失败。举例而言，在明朝后期试图匡正朝纲的海瑞
“忠君爱民，高举义旗，反击官吏集团的侵吞蚕食，结果，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很快就感觉到‘窝蜂难
犯’，攻击者连他家里的婆媳关系和妻妾关系都抖搂到皇上面前。由此可见，官僚集团对本方疆界把
守甚严，反应迅速，反击有力，而且不择手段”〔17〕。最后，在官僚集团的集体反抗下，海瑞对朝纲的匡正
终于失败。
这样，不论是一般修正还是集中修正，都无法真正解决已经钝化而不可逆转的政权消解力。在变

法必然失败之后，潜规则失去最后被修正的可能，它会肆无忌惮地通过无束缚官僚集团加速展现它

们的规则动能，为自己争取最大化的规则空间。基于此，王朝官僚集团对社会的整体抽取加速扩大。
社会分化加速成为社会断裂，进而演变成社会两大集团———强势集团和弱势集团———的对抗。生存
压力迫使弱势者联结起来，通过激烈的反抗表达对潜规则获利的强烈不满。至此，王朝已经进入灭亡
轨道。
而进入灭亡轨道的王朝各级统治者，不仅不会及时收敛自己的潜规则获利行为，反而会因为王

朝大船即将沉没而陷入最后的分利疯狂。在囚徒困境〔18〕的作用下，谁都怕失去最后的获利机会，他们

必定疯狂地加速从社会中夺取最后仅存的资源积累，从而加速了王朝的整体灭亡。如此行事的官僚
们，客观上断送了王朝良化的最后可能，使整个王朝政权陷入“崇祯死弯”〔19〕之中。

五、潜规则推动王朝循环的一般逻辑

以上，我们讨论了典型王朝循环中的潜规则的推动。行文至此，必须总结一下王朝循环中潜规则
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什么会不断增强，最后扩散以至于把一个王朝带入灭亡轨道，以进一步回答引言

中提出的诸多问题。
（一）潜规则推动王朝循环的基本原因

潜规则为什么能推动王朝循环？其基本原因有：其一，潜规则具有自加强的规则动能。因其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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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后续启用者的吸入，它必然产生自我扩散。基于这些特性，潜规则具有其他规则不具备的规则动
能。这种规则动能，是它能够在王朝循环中发挥作用的基本内因。其二，封闭环境催生了潜规则的最
佳场域。可以说，封建王朝是潜规则得以产生的温床，即最佳场域。因为政治权力的专制性，造成了排
斥体制外监督力量的封闭空间。而这个封闭空间的存在，使潜规则被官僚们运用有了最稳固的制度
保障。其三，封建王朝无法产生对潜规则的有效制约力。不论是其分散的自然经济基础，还是封闭的
专制制度，都不可能产生常态的监督。来自民间的制约力不可能常态成型，因此不可能对潜规则获利
产生实质上的有效监督。这些内外因结合起来，使潜规则必定被王朝政权中的人群所用，并在王朝循
环中起到它内在趋势所要求的作用。
（二）潜规则推动的王朝循环

因为以上基本原因，潜规则推动了王朝的兴衰。总结而言，因为潜规则具备的规则动能，它在王
朝建立初期就有自始的规则存在空间，必然萌芽。随着社会的发展，萌芽的潜规则不断进入相关群体
而后续衍生，进而不断积累自己的受众，扩大自己的作用领域。与此同时，因为它的高利性，它在一定
范围内造成以不当掠夺为基础的社会分化。而在王朝达到鼎盛之后，它的规则空间越来越大，社会中
对它的需求越来越多，它的规则动能从原来的初步展现发展到不断增强和加速扩散。在潜规则发展
成熟以后，它对法律产生越来越大的规则消解，从而产生规则分裂。规则分裂又会进一步引起社会分
化。民众因此与潜规则受益集团处于深刻的对立之中。也就是说，潜规则越发展，法律规则就越被消
解，社会对立就会越大。社会对立达到一定程度，有组织地反抗王朝的运动就会产生，直至推翻旧王
朝建立新王朝。
（三）潜规则推动王朝循环的中介

对王朝循环来说，潜规则的推动必定要借助一些社会事实加以表现。首先，过度的经济抽取。潜
规则的形成和发挥作用，实际上就是藉由权力杠杆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偏私抽取。因为潜规则的不可
逆加速，通过潜规则获利对经济资源的抽取也必定越来越过度。对经济资源的过度抽取，必定破坏经
济循环所需要的结构平衡，进而使王朝本身逐渐失去自我存续的经济前提。其次，王朝政权的政治行
动力日渐萎缩。潜规则本身就是政权拥有者集团的运用产物。因此，通过潜规则获利形成的对社会的
压榨必然反过来，削弱政权本身的行动力。这种行动力的削弱，集中表现为法律规则的实施力的弱
化。甚至可以说，潜规则是政权行动力的消解剂。而王朝的政治行动力越来越降低所造成的王朝自我
维持力的萎缩，也是王朝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前提。最后，潜规则造成社会断裂。经过对经济的过度
抽取，社会分化必然越来越严重，最终走向社会断裂。可以说，社会断裂是潜规则弥散的必然结果，也
是王朝最后走向灭亡的前提。
（四）潜规则发展的一些规律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大致总结出关于潜规则的一些发生和发展规律，并试图予以初步总结。
首先，封闭催生潜规则。潜规则之所以形成，主要在于封闭体制。如果一个政治体制是开放的，那么就
会导致民众对政治过程的密切参与，潜规则的存在前提就已经不复存在。其次，潜规则在适域中必然
不可逆转地加速壮大。在其适域中，潜规则因其规则动能的优越，会不断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启用潜规
则，形成不可逆转的规则壮大。再次，潜规则必定造成规则分裂。潜规则与法律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规
则竞争关系。两者并存的竞争，实际上造成社会中的规则分裂。最后，潜规则与王朝循环是一体同行
的正相关结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潜规则的形成及其弥散，王朝不可能灭亡。因此，可以判断，王朝
循环中，潜规则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基于法律消解的王朝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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